
 

節錄自——略談非形色世界 序 

由看不見的世界到非形色世界只有跨出一小步而已，而且非形色世界的概念

和其所指稱的「實體」世界，並沒有全然取代看不見的世界。因為看不見的世界

是一個過於廣大、精微且鬆散不知所指的世界。而非形色世界則是具體指涉與形

色世界相非的世界，且卻可依形色世界的延伸而得到對非形色世界存在的依據、

認知的依據等。或者由非形色世界的延伸而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形色世界的依據，

或者因人類對非形色世界的進一步認知下，而能夠更進一步地認知非形色世界、

形色世界，以及兩者彼此間的相互關係和整體關係。像這樣一個相非、相容、相

含屬、相依存又相別存的兩個世界是否能把看得見的世界和看不見的世界說明完

整呢？這個問題在未辨證之前，我們就必須先寬懷或誠實地說：沒有辦法把它們

說完整，因為可能還有形色和非形色之外也許看得見、也許看不見的世界存在。

而邏輯上形色加非形色和看得見加看不見的合成世界好像已經相當接近，但卻依

然是不同的概念指涉，所以我們必定要有足夠的智慧和胸懷留下空間再思索、再

研究更寬廣或更精微世界存在的以及可能性。 
【以上節錄自第 1頁】 

有太多看得見的東西、看得見的世界，我們經常看著，可是我們卻沒有真正

看見，或有些看見了一小部份，卻仍有許多沒有看見的部份，經過一段時光和個

體的、整體的人類程度、能力或工具的提升之後，我們卻可以更為清楚地看見了。

可是這些還只是看見了的少部分而已，還有太多我們表面上看得清清楚楚，卻還

完全沒有看見的東西和世界存在著。前述的情形還是在看得見的或形色的世界而

已，對於非形色的部分而言那更是另外一大領域。看不見的東西或世界是不是我

們目前都還完全不認識呢？事實上不然。非形色的東西或世界並非我們全然不知

的領域，只是由看不見的世界領域跳到非形色世界的領域概念上好像縮小了許

多，同樣由看得見的世界到形色世界亦然如此，可是卻有比較具體化的作用。這

組概念雖是本人所提出，但在經典中卻有所依據。 
【以上節錄自第 2頁】 

非形色世界並不等於生前死後的世界，生前死後的生命世界只是非形色世界

的一部分。我們還很難直接認知非形色世界，但由形色生命的延伸卻是與人類最

直接相關的或最急切想要知道的。人類的生命是否只是父母精卵結合而來的呢？

這是多數的人類都非常想知道的。當我們從玄學、宗教和哲學等系統得不到滿意

的解答之後，轉而寄望於生物、生理等知識系統給我們正確的答案；可是於今看

來，生物科技不但不能給我們關於生命知識的完整或較真實的答案，反而已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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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帶向一些更危險、更多災害的境地。我們都知道人的生命中包括著生物學、生

理解剖學等完全找不到的精神、意識現象、活動和作用等。這些除了常態的現象

之外還有病態的現象，也就是它們不但是真實的，而且還會有生病的、完全與不

全等問題。這些病態有部分可在基因中找到一些病態的狀態，但一般常態不瞭解

下病態的內容就更無法知悉，單從科技面加以入侵改造到底是加重破壞、壓抑該

現象而破壞其它現象，或是真的把它們給治好了呢？到現在為止我想還沒有一個

科技專家敢說他們把病完全治好了。 
【以上節錄自第 4頁】 

重疊的世界可以從形色世界來看，也可以從非形色世界來看，不過目前由於

形色世界的局限還沒有被打破，要從此角度強加討論似乎有困難，因此我們先跳

到非形色世界來看。形色世界有太多無法解釋的事物，如天地是何時、如何形成

的？從人類的角度來看，既有形成必有毀壞，但偏偏人類無法理解天地是何時因

何而形成的，且也一直無法知道或確定它們會毀壞，雖然曾看到或掌握到太多天

地事物的變化。而人類的建構物和文明似乎可以確定經過一些時候或在某些契機

下會毀壞、再形成、再被創造等，更明顯的是人一定會死，但卻也一直有其他人

被生，而一直在生命的點線平面上「成住壞空」等。從個體來看一直有生生死死

的問題，而生死間的人一直串起人類生活世界的種種關係、建構、成敗得失等，

其間的生命主體尤其是人是否也依之形成──消失的必定只是毀壞或消滅這樣

的片斷而已呢？好像在進行較長時間的延續的好像是會影響到子孫的個人信

譽、榮辱、財富等，難道真的沒有生命主體性永恆延續的一面嗎？人類目前是因

為某種不確定或不知的尊重永恆生命面，而對生命有某些不知對錯合宜與否的某

種尊重，否則人類社會、世界將在秩序面、價值觀面和規範面會有大量消退和逆

反性崩潰。 

從非形色世界生命主體的常態發展和過程而言，清楚可見的是生命主體在非

形色世界的生存、生活，到某一階段之後，其生命會起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

結果之一便是投胎到形色世界的生命主體的內部深處，去過另一種不同層次、不

同階段、不同內容、不同活動性⋯⋯的受限性生活。這種生活到某種極限之後，

生命主體又會面臨非常大的變化，其結果之一便是能順利地離開形色生命體和生

活世界而到非形色世界來。 
【以上節錄自第 8頁】 

剛到非形色世界以後的生命主體，尤其是剛由人類身上瞬間由大而小(請參考
〈談神（四）〉)縮退出來的生命主體，是沒有能力生活的。瞬間由大而小的生命
性巨大變化，是非常疼痛且昏頭裂腦的。這種情境下的生命主體必然處在幾乎完

全休息的狀態，而生命本身有何保障能讓這樣的生命主體存在著不會死掉呢？這

又要回到死亡的瞬間來看，因為死亡的生命意義之一就是要放掉已經無法再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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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永恆主體再成長、再擴展能力、再增進內涵的生命機體。那麼死亡是要放掉

生命機體中的什麼呢？反過來我們也可以問：死亡時要從生命機體、生命體中帶

走什麼呢？這是一門大學問，但卻不是任何人可以去左右的，因為這是生命超越

於知識、智慧、意識、意志和價值之外的決定能力自身在決定的。當然，我們也

可以檢討一下，想想生命固然有些瞬間的能力和動作，不過死亡這種有長有短的

生命「瞬間變化」，必定不可能完全在瞬間才開始來進行這樣的工作，事實上這

種死亡的動作雖然在瞬間進行，可是它卻是日常天天在做儲備。倒不是說人活著

就是為了儲備死亡，而是這種生命內在的養成、成長、提升、成熟⋯⋯就是生命

本身的價值、意義和工作。壽終正寢的人便是累積成長到死亡那一刻，便順理成

章地帶走其生命的能力、智慧、理性、情緒、情感、道德、人際理則、面對時空

的態度和能力⋯⋯等。這些依其生命系統、關係、功能、作用等，在生活過程中

依「函數」關係，點點滴滴地儲存、揚棄、提升、下降、成就或敗壞地變化於生

命內在。死亡時隨其體系而脫離人體以進入非形色世界。 

因此死亡時能帶走越多元、越高級、越有能力、越高級能量結構化⋯⋯的生

命系統、內容、內涵越好，從價值面來看，那便是人於形色世界的生命成就高低

的一種尺度。這種標準不是社會定的，不是生命體外定的，而是生命內在自身定

的。就另一階段的生命而言，那又是一個非常現實且簡單的問題，就是所帶出來

的生命系統、能量、能力和內涵等，正是新階段生存、生活的根本。在所謂上天

還沒有成立以前，這種非形色世界的新生體是沒有其他生命主體給予照顧或安排

的，必須非常孤獨、寂靜地於其可能存在的非形色世界中飄蕩浮沉。上天成立以

後，對這樣的新生主體會程度性地依其狀態、能力、功德、健康、成績單、生命

身世關係等，給予某一程度的適當安排、給予生存的空間等，但一切卻都是該生

命主體自己必須去面對，沒有任何第二主體可能替代其生命的成長。 
【以上節錄自第 8、9頁】 

 

*以上內容節錄自《建構生命社會學 14——活性生理靜坐實際與理論

(八)——破除魔障(四)》之〈序——略談非形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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